
從大四就在楊老師實驗室，一待就是六年。在
新化館三樓的時間比我在宿舍的時間長。楊老
師那時剛從日本拿到博士回來沒幾年，非常年
輕，與其說是老師，應該比較像姐姐。她活力
充沛、笑聲爽朗、喜歡看書、個性堅毅。對每
個學生、助理都很有耐心，指導學生非常認真。
我們實驗室算是人數很多的實驗室，老師帶著
我們一起拼論文、一起吃吃喝喝、一起歡笑。
我非常愛她，楊美惠老師。

～馬屏禾

感謝楊美惠老師啟蒙研究之路，又開啟產業應用之
門。楊老師是臺大有機矽化學與高分子科學專家，
與日本東北帝大、美國普渡大學及世界矽化學領導
企業DowCorning等均有許多產研合作。民國68年，
大四的我初入楊老師有機矽實驗室，得到有機矽研
究的啟蒙。又從新進生徒之灑掃進退時間，觀察到
老師常自己捲起袖子，從水電管線維修，到明快解
決實驗室各種需求與問題。這樣的奮發精神，除了
學術啟發之外，更支持了我其後深造，多次在國外
參與新設實驗室的規劃管理，也感謝老師在我返國
後創業階段的勉勵。

～林治華

敬愛的楊美惠老師，在臺大研究所期間，除了從楊
老師學得專業知識外，也從老師呵護學生與教導學
生的風格與方式，學到比專業知識更為珍貴的為人
處事的態度與方法，使我畢業後從事教職的人生旅
途中受益良多。非常感恩老師在學期間的教導與畢
業後的關懷，我與靜娟永遠感恩您。

～周璁瑩

非常的感謝，有幸成為楊老師的學生，在研究上老師給了方向之後，也時時對我們所可能遇到的問題詳加協
助與討論解決，更積極的提供所需的相關資源，讓我們無後顧之憂。老師除了在學術與研究上的指導之外，
對學生的照顧更是很有媽媽的味道，生活上有需求時，老師都會鼎力相助，回想起來很感恩。不過，學生心
中也有一直覺得虧欠之事，老師對我的期待，學生實在不材，讓老師失望，這還要感謝老師的寬容、感恩。

～廖文城



偶然的機會從農業化學研究所畢業後，到楊老

師研究室擔任助教。每天中午在老師研討室一

起吃便當的時間，就是我們最佳的討論時間。

每逢預作實驗遇到問題時，和老師討論，一定

會獲得啟發。老師最常做的就是給我一本書，

告訴我，書上對於管柱層析說明得很清楚，要

自己讀書學習。老師做事嚴謹，每天朝八晚七

坐鎮在實驗室，充分了解掌握每位學生的研究

進度。老師像嚴父又像慈母，常邀學生到家裡

吃飯，記得世杰曾說，老師會煮飯嗎? 要不要

先吃一點東西再去? 沒想到老師做了滿桌佳餚

美食，讓大家嚇了一跳。哈哈! 會做實驗就會

煮飯，準備食材就像準備實驗，做實驗就像烹

煮食物，老師要我們學的，就是掌握做事的核

心重點。一晃眼三十餘年，老師雖然退休，仍

然天天來學校，這裡是他奉獻一生心力與青春

的地方，無私地培育無數莘莘學子，在各處深

根發芽茁壯。老師，謝謝您，作我們處事為人

的榜樣，愛妳!

～佘瑞琳

敬愛的老師，感謝二年的碩士班期間受到老師的

照顧。其中有兩件事是後來也成為老師的學生一

直實施在自己的實驗室的。第一件事是帶領研究

生們到產學合作公司去作報告。看著老師為實驗

室籌措財源及產與學之間的合作，覺得理論與實

務落差論在老師的研究室並不存在。第二件事是

有空就號召實驗室成員一起外出覓美食。對於鄉

下北上的學生而言，真的是太喜歡這樣的歡樂與

豐盛美食的交流。後來自己的實驗室只要一開會，

便會張羅餐點，實驗室成員出席率非常的好。有

幸能成為專門研究矽氧烷聚合物研究室的畢業室

友，真是非常受用。因為台灣這方面的研究室真

的很少，這也是在學時老師常提到的優勢，老師

說的都一一應驗。碩士班時的題目”相變化”，

在後來的博士班研究與自己任教後的學術生涯，

均極為實用，真的感謝老師當年對於題目的多元

支持。簡單幾件分享，除了感謝還是感謝。謝謝

老師成就學生的現在。

～黃武章

十分感謝楊老師日常在課業上的教導與訓練。更懷念每逢端午節、中秋節，就會邀大家到老師家聚餐，讓
無法返鄉過節的我，也能感受到親情的溫暖。

~王世杰



我在當實習老師時，教材教法課程與教學觀摩課程都是由楊美惠老師指導的，想起與老師相處的點點滴滴

時，心中滿懷不捨。想起大學時代的我，明明想當老師，卻對學習提不起勁。滿腦子都在質疑自己學了這

些這麼艱深的化學知識，到底對未來的教學有些甚麼意義？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個小回憶是，在修習教程時，

有一個普化實驗是要學酸鹼指示劑酚 的合成實驗，但我對反應的原理跟機構沒有弄懂，美惠老師就對著

我說「劉紀顯你這個反應居然沒有弄懂，我要打你的屁股」。

現在回過頭想想，確實啊，都已經要上台教學的人了，儘管懷疑為什麼要學這些知識，但畢竟就是自己馬

上要教學的知識內容了，沒有花心思弄懂怎麼行呢？也想起老師聽到我要到中山教書的時候，笑著對我說

要我好好地與學生相處的回憶；老師就是一位慈祥的長輩，雖然在教學上有些知識沒有弄懂的時候會被她

大聲斥責，但她從來不是針對我這個人而感到失望，她只是用她專業的期待，期許著我盡好自己教學者的

責任而已。一如她聽見我考上老師的時候，也是為我發自內心感到欣喜，並且期許我能盡好自己的責任。

進修讀碩士那兩年，自己也經常對研究內容以及與實驗室內同儕相處的問題感到窒懣。常常偷偷跑回台大

找楊老師講講話訴訴苦，然後聽著美惠老師說著她在日本進修時的事，也曾經很短暫很短暫地做過去日本

留學的夢，老師希望我先腳踏實地把現在的研究盡量做好，畢竟有些事情就算要做也要先達成眼前的目標。

雖然現在儘管還是偶爾會做夢，但這句話我卻一直放在心底：「先達成眼前的目標就是了」。想一想，想

出國留學也不過就是一個逃避的念頭，當時困住我的，不是自己研究的不順遂，也不是同儕互動上的困窘，

一直都是自己想逃避的心態而已。現在終於想起來老師當時講的話的涵義，但老師卻已經不在了。

是否該慶幸今年暑假末尾，回台大化學系與教程老師以及學長姐學弟妹們聚會時，有想著與楊老師打個招

呼。當時的老師說，自己已經有點輕微失智現象，看到我的時候，忘記了我的名字；但老師當時看起來身

體仍然相當健康硬朗，一切改變得太快，終究還是到了要與老師說再見的一天了。老師，我現在會盡力把

自己要教的知識都盡量弄懂了，當時您對我的勸誡我有放在心裡。未來的哪一日，但願與老師在光裡再見，

還能聽見您那爽朗的笑聲。

～劉紀顯


